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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說說說組組組      佳佳佳   作作作          高一丁 石易袖 

殘  櫻 
                                 

京都的清晨，茫茫穹蒼被抹上一道微亮，似乎能在

微細的地平線邊再見到一舵彎彎。 

踩著木屐喀喀聲響回盪在道路中央，一聲兩聲的悠

閒步履出現在這微微帶著點霧氣的早晨。 

 

抬起頭，少年的短髮上兀自留著清澈的水珠，食堂將即開門，學徒甚至

是師傅在這時總是忙碌的，連梳洗也只就著冷冽的井水胡亂一番。 

備事宜早，他從小是這樣被教導的，無論是做任何事情都要盡早準備，

才能將最好的一面呈現在客人面前。 

 

漸漸接近的木屐聲響吸引了男孩的視光，清脆清脆，宛若新年一百零八

下鐘響。 

一個十三、四歲的人影向著這頭走來，烏黑長髮沒梳著髮型，只是輕描

淡寫的挽了個髻。少年停 

下手邊的活兒，呆呆的看著那人。 

 

一襲和服，深藍打底、飄散淡淡胭脂顏色的櫻花綻開之上，墨黑鑲金線

的寬腰帶，襯著紅色的衣領樸素中不失華貴。 

精巧的瓜子臉蛋上掛著微笑，柔和柔和，像是遇水即化的蜜糖貽，養著

會說話的獸的秋水塘波光粼粼，眨眨，傾訴千言萬語不如默默含情。 

 

某種因素分子在腦袋中炸開來，少年想起這

面容的熟悉，像是冬夜裡喝上一碗熱味噌湯

般的小小幸福再次從心底流過。 

 

「千鶴？」 

 

沒有轉過身子來輕輕向少年點頭，甚至沒停

下腳步，仍舊巧笑倩兮的往前走去。 

一愣，他發現自己完完全全的錯了。 

 

三年前，這裡就無千鶴此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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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年死命的甩甩頭，想把這個念頭自腦海中甩脫，千鶴是還在的……

還在的。 

 

「千鶴！」 

 

發足急追，緊急的連草履鞋都來不及穿上，少年赤著腳在鋪著平整大石

的京都大路上奔跑，卻怎麼都還是差那身影一程路子。 

 

明明是近在眼前的，卻像另一個世界一樣遙遠。 

 

仆倒的聲響狠狠的敲在心頭，越離越遠的是希望、是等待、是期盼的心。 

 

隨著左腳絆倒右腳右腳再絆倒左腳的複雜跌倒姿勢，在清晨光滑如斯的

石板路面上少年摔了個五體投地，那依舊依舊向前走的身影，在眼前睜

睜的散化成一片片的落英繽紛，溶解在這清晨的薄霧籠罩中。 

 

「千鶴――――！」 

 

少年哭了，為了那消失的人兒哭得一身散落不成人形。 

淚珠打濕了石板路，染開了一片水汪汪。 

 

――－ 

 

陰暗的巷道內，若大的鼠群鑽竄著發出刺耳的吱吱聲，陰溝裡、廢物堆

下，隨處可見。貓兒們自牆頭躍自另一個牆頭，飢餓的幾隻的掉過頭來

對著肥大的老鼠一陣衝殺，霎時鼠貓急竄，這天生的死對頭總要拚個你

死我活。 

 

適者生存、弱肉強食，這世界因循著這法則默默運行，不可違逆、不可

破壞。 

沒人說要遵守，卻不得不這樣走，這是一種殘忍又神聖的規定。 

 

一隻有著黃黑斑紋的白底貓兒叼著肥鼠，躍往一個小小身影旁，喵喵叫

了幾聲，便開始享用牠狩獵的成果。 

 

伸手在貓兒髒汙的毛髮上順了幾順，接著，響起一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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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嗚嗚的響著，說不出是哪一種曲調，嗚嗚響著，有些淒涼、有些哀。

一些民間歌謠的影子灑落其中，不仔細就無法分明出那片段的熟悉。 

 

刻意修剪過的頭髮雖然有些髒汙，這樣的缺憾卻毫不折損男孩眼神的靈

巧動人。風聲颯颯，吹落微微破損的寶藍色衣角一塊。在這秋日的陰暗

巷道中，一切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只有笛聲，帶著無盡的切合。 

輕輕的、慢慢的，笛音隨著風兒傳呀傳，傳進了耳中，傳進了心裡。曾

是誰敲動心弦？頭一次聽到這曲調，就已垂淚到天明。冥冥中，似乎自

己的命運就該像這笛聲訴說的，一般蒼涼。 

 

皺眉，隨著眼簾的垂落，瓜子臉蛋上流下一行清淚。 

父親死了、母親死了，遺下自己一人。 

「為了家，活下去！」父母臨死前是這樣說的。 

家？早就不知道哪裡可以是家，要如何為了什麼都沒有的虛幻的「家」

而活下去？男孩不懂。 

在它存在時就已經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從不平凡到了不存在，也只不過

是跨越了一條生死線罷了。 

平凡、存在，兩者是否有劃上等號？ 

 

靜靜的，淚繼續流。 

 

傷心，是現下他唯一能做的。 

誰知，十二歲的孩子，承受得了多少哀傷？ 

 

風，繼續吹著，飄揚的曲音絲絲戚戚、寸寸入心。 

笛聲切切，細語低喃，道不盡傷、離、痛、別…… 

 

 

碰！ 

好大的一聲響，驚起暗巷裡的鼠、貓、人一陣不算短的詫愕，笛聲霎時

出現一個破音，啪擦，像是粗布摩擦地面的聲音。 

黑影一閃，咕嚕嚕的，從天上直直兒落下的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人，

直直的落在男孩的身旁，一動也不動。 

男孩嚇傻了，壓根兒沒想到去探探這人的鼻息，或者去檢視一下這人是

否有受傷，只是呆呆的握著笛，傻愣在一旁。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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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地上的那人忽然吐出了一句話，又讓男孩嚇了一大跳。 

 

「阿次！你這死小鬼！就不要給我抓到！」 

 

罵罵咧咧的嗓門由遠而近的傳進耳膜，少女怒氣衝天的身影從暗巷的盡

頭一閃即逝，遠去的嘴裡仍罵著「死小鬼皮癢！」「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才怪！」之類的話語，想必手中還緊握著竹掃帚或者是長棍扁擔一類。 

吐吐舌，躺在地上的男孩阿次緩緩坐起身，揉了揉仍舊疼痛昏沉的後

腦，今天晚上可不能回去了。一轉頭看見了兀自驚嚇的男孩，瞇起眼上

下打量一番，一臉驚嚇對上一臉疑惑，你也不言我也不語，仿若相看兩

不厭的過了良久良久。 

 

白底黑黃花的貓兒輕輕的叫了一聲，將小小身體靠在男孩的身上磨蹭

著。 

這才回過神來，男孩看著眼前這陌生人，回想起剛剛所發生的事情，怯

生生的問了一句。 

 

「你…還好嗎……？」 

 

「我？還好還好，反正我經常這樣摔，不會有事的！」 

 

咧嘴一笑，阿次拍拍身上灰塵。 

剛剛從屋頂上摔下來時沾了一身髒，不拍拍怎行？伸出手瞧瞧，難怪姐

姐每次都罵他野孩子，衣服是全家子裡最難洗的一個，看來果真不假。 

 

「…你……為什麼摔下來…？」 

 

「我就是皮嘛！每次被姐姐打的時候就這樣在屋頂跳來跳去，她也抓不

到我。」 

 

「這裡的房子矮，摔下來也不會有多大的傷，頂多是瘀血再全身酸痛個

兩三天，多摔幾次就習慣了啦。」 

 

「…嗯…沒事…就好……」 

 

男孩吶吶的說了一句，陷入了一種尷尬的沉默。 

從來，沒有人這樣肆無忌憚的和他說話，也沒有人能。就連父母也是一

樣的拘謹、寡言。彷彿多說一句就會洩漏出什麼重大秘密似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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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年頭以來，除了笛子，他學到最多的就是沉默。 

 

看著獨自沉默的男孩，阿次好奇的伸手，在男孩的眼前晃呀晃。 

 

「喂喂！你是誰呀？我沒有看過你耶？」 

 

「……我…………」 

 

才說了一個字卻打住，他實在不知道要如何和這樣一個和自己完全不相

同的人相處，自己的名字該不該說，他不知道。 

阿次歪歪頭，又打量了男孩一下，微笑再次掛上臉龐。 

 

「啊！我叫阿次，剛剛跑過去的那個兇女人是我姐姐。你呢？你叫什麼

名字？」 

 

「……我…」 

 

剛要開口，男孩的肚子發出了如雷般的聲響。 

阿次先是一愣，隨即哈哈大笑起來，羞得男孩只想找個地洞鑽進去，當

作什麼事也沒發生。 

笑聲雖然不甚大，聽在男孩耳中卻宛若晴天霹靂，震得他臉一陣紅、一

陣白，卻也是紅的時間多過於白色。 

 

看著男孩羞紅了臉，阿次止住笑聲，伸手從懷中掏出了一個用竹葉細線

密密紮緊的三角飯團遞給男孩。 

幸好是面朝上著地，不然這飯團可能就壓成了一癱軟泥，分不清哪裡是

稜、哪裡是角、哪裡是米飯、哪裡是竹葉。 

 

「給你吧！你很餓了。」 

 

「我……」 

 

「快吃吧！」 

 

不由男孩分說的一把將竹葉包塞進他的手中，阿次調皮的眨眨眼。 

 

「吃完了要記得把名字告訴我，我還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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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頭，男孩握緊了手中的竹葉包，輕輕的、輕輕的說。 

 

「我…我叫千鶴。」 

 

緊張的向阿次望了一眼，又再次低下頭。 

 

「嗯。千鶴，快吃吧。」 

 

回報給他的，是阿次溫暖的笑容。 

第一個，令他心中怦然一跳的笑容。 

 

――― 

 

兩個男孩手拉著手，走出了不見天日的暗巷，阿次笑著，像冬日的陽光

般令人心暖。 

 

「到我家去吧！你要是睡在這裡是會生病的！」 

 

一句話都還沒說，就已被滿臉笑容的阿次拉起身，往明亮的方向走去。

小貓喵喵叫著，一步之遙的跟在後頭，彷彿知道，阿次一定會用溫暖的

笑容來接牠回家。 

 

阿次的最大表情是笑容，無論在什麼時候。 

 

笑容。 

 

千鶴不記得，笑容是什麼。 

家，是冷漠的。從他有記憶以來，父親、母親，甚至是家中的僕人、老

婦，沒有一個面帶笑容。 

像一座又一座高不可攀的冰山，層層的佇立在長屋中的每吋土地。 

 

「笑」這個字，只能在書本上見到。 

 

「千鶴？你在想什麼？」 

 

睜開眼，發現阿次放大的臉離自己只有三公分的距離，不習慣的接近和

驚嚇，足足讓千鶴倒退了三大步。 

阿次睜著無辜的眼，好奇為何有那麼大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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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鶴？你怎麼了？」 

 

「沒…沒事…」 

 

低下了頭，他不知該如何掩飾自己的驚嚇，更不知該如何解釋，那個已

經是病態的家族。 

眨眨眼，阿次看著這個比自己年幼的男孩，想不透，為何這如星辰般的

眼瞳中，充滿了悲傷，以及不安。 

 

從小生長在這淳樸的地方，生活中除了看見大人為了生計而繁忙，就是

和玩伴們嬉戲打鬧。沉重是什麼？在他的心中，只不過是大人們經常掛

在口邊，用來懲戒小孩們的藉口罷了。從來沒想過會在孩子身上看見這

個，幾乎不可能出現。 

 

「到了。」 

 

在一家小食堂前停下了腳步，有點歪斜的布幔懸掛在和式紙拉門前，深

藍色的布幔上白色的「櫻泉」字樣展開，雖然只是布幔，千鶴卻有種溫

暖的感受，隨著血液流片全身。 

連家，都沒有這種感覺。 

 

「這裡是……？」 

 

「我家。」 

 

笑笑的，阿次伸手拉開大門。 

 

迎面而來的不是預先想好的「你回來了。」之類的溫馨話語，劈上頭的

是一支又狠又快的竹掃把，一點都不留情。 

 

赫然出現眼前的是一個約莫十七歲的少女。長長的黑髮紮成辮子垂在腦

後，捲起袖子的和服外圍了一條圍裙，神情比年齡大了些。現在，她正

冷冷的看著摀著頭蹲在地上的阿次。 

 

「玩夠了啊？」 

 

勾起嘴角拉出了個笑容，那份神情和阿次有著高程度的相像，只是多了

PDF created with FinePrint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8 

點女性特有的線條。 

微笑，在千鶴看來，卻有點警告的意味。 

女孩毫不留情的罵聲落在身畔，因為生氣而提高的音調，穿刺在耳膜之

間顯的難受，壓迫著喉頭。想大叫，卻像壞掉的井水滑輪，唧唧嘎嘎，

發出絲絲斷裂的聲音。 

 

就像是母親和敵人同歸於盡的嘶吼，扯斷千鶴的神經。 

 

「千鶴！」 

 

倒地了吧？疑問的問著自己，眼前一片漆黑。 

 

――― 

 

第一次的見面是如此的不尋常，註定了，千鶴和櫻泉家的關係，牢不可

破。以一種奇異的牽絆緊緊糾纏在一起，如此，牽一髮而動全身。 

 

「小千！麻煩你到對街的市坊買兩袋麵粉好嗎？阿次到米店去了。」 

 

「好的，麻煩萬姊姊稍等！」 

 

喀喀的木屐聲響穿過櫻泉家狹小的後院，隨著紙門闔上的響音漸行漸遠

的慢慢消失。 

千鶴在櫻泉家住了下來，雖然這樣的生活有些辛苦，他卻十分滿足於現

今的平淡。他的家庭已經不平凡了太久，渴望平淡，是他的小小夢想。 

 

微笑著目送千鶴外出的身影，萬甩了甩手，又加了一些水拌和在麵團中。 

一年了，千鶴待在櫻泉家已經過了一個四季輪迴，彷彿這些日子像織布

梭一樣，來來回回的這樣帶走歲月。 

在這之中奇蹟似的沒有發生任何事，甚至連「那個男人」也沒有見到，

萬的心中卻淡淡的掃過一抹不安。 

 

櫻泉萬雖然是個女孩，卻有著比一般男人更堅強的毅力。 

是生活逼的她不得不這樣做。 

 

父母早亡，留下了一間小食堂和四歲的弟弟給她，七歲的女孩開始一肩

挑起這生活的重擔，雖然父母有將姐弟倆托孤給父親的兄長，但，世界

總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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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一片誠心誠意，卻將小小的兩個幼兒推進了大坑之中，動彈不得。 

 

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句話套用在櫻泉宏和的身上有種異樣的適合，連他

的親兄弟也不知道，他的生活是如何的揮霍無度。 

人模人樣的男子卻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無賴，這事，誰也不知。 

 

從父母雙亡後的記憶開始，姐弟倆就在工作、逼債、還錢、欠債的圈子

裡打著轉，無時無刻都小心提防著，是否會有從暗夜中出現的人影，奪

走這一切。 

 

家中唯一的男人卻是我行我素，討債的人一出現，若大的一個身影就像

是人間蒸發一般的消失無蹤。唯留下家中的幼兒來面對如鬼煞般的兇

殘。慢慢的，萬學會了如何面對、如何搪塞、如何努力工作來償還那永

遠都不可能還清的龐大債務。 

 

依舊，那男人只會喝酒，像一隻附在櫻泉家骨架上的蛆蟲，一點一點蠶

食，慢慢喝掉萬的付出、慢慢喝掉這家中的一切。 

 

 

「千鶴，吹笛好嗎？」 

 

陽光照耀的草地綠如茵，照耀著男孩們年輕的臉龐，有種喜悅有種歡

愉，沒有悲傷的世界。天堂，大概就是這樣。櫻花樹佇立在小溪旁，像

個母親張開手臂，懷抱著這世間的一切一切，用全部的愛來疼惜這世界。 

 

一下子往草地上躺了下去，阿次微笑著看著緩緩坐下的玩伴。剛剛幫忙

完家中食堂的事務，正記帳的姊姊忙著，坐不住的男孩子就任他們去

吧！天黑之前回家就好。 

 

緩緩的坐在阿次身旁，千鶴拿出了從不離身的笛，抿抿唇，笛聲慢慢的

響透天際。 

這笛，是父母留給他的唯一物件，也是他童年孤單時的唯一朋友。無論

是工作、休憩、或是在睡夢中，它從不離身。 

 

笛聲悠悠揚揚的傳出，宮、商、角、徵、羽，音清揚，帶走了所有的沉

重、所有的辛勞。一曲將畢，仍舊使人心醉。 

 

淡淡的笑容綻開在千鶴清秀的臉龐上，雖說是個男孩，但有時總會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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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覺，千鶴比任何女孩子都還要來的動人，阿次這樣想著，伸手捻下千

鶴鬢角的一瓣榖殼。 

髮絲隨著風拂過指間，一種感覺，是幸福。 

 

「阿次？」 

 

看著玩伴握著自己的頭髮發呆，千鶴疑惑的、卻不拒絕的輕輕發問。 

癡癡的發呆，或許這是往天堂的道途，阿次迷惑著、迷惑著望著千鶴。 

 

「千鶴，你為什麼會吹笛？」 

 

「……」 

 

沉默了一陣，才悠悠的開口說，說那段沒有笑顏沒有親情沒有普通的愛

的童年。 

 

「我是殺手家庭出身的。父親母親，甚至家裡的任何人都是，除了我以

外。小時後看著父母，就只有一種可怕的感覺。冷漠冷漠，除了冷漠還

是冷漠，一張張沒有笑顏的臉在我四周繞啊繞，曾有一段時間我都沒有

踏出房門。」 

 

「有一天母親給了我這支笛，要我好好留著。想想，那是我第一次聽見

母親說超過三個字以上的話語。笛就這樣留到現在，而母親她…已經不

在了……」 

 

抖動的雙肩帶代表著哭泣，說到此處，千鶴已哭成了淚人兒。輕輕的，

一個溫暖靠了上來，是阿次。 

 

「別哭…至少，母親還有留給你一項可以回憶她的東西，不是嗎？」 

 

他將千鶴的笛子在手中把玩著，暗紅色的笛舊舊的，有著一處刮痕，好

直好直的貫透了這笛的橫切面。旋轉，明亮的刀鋒竟從笛中透出，像是

日本懷劍般的精巧凜冽、寒光煞人。 

兩個孩子都呆了，看著這笛、這劍。 

 

一個不留神，阿次將自己劃出了個創口，雖然不深，鮮血直流的畫面卻

帶來不小的視覺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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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好痛！」 

 

汩汩流出的血液嚇壞了兩人，七手八腳的包紮傷口，慌了手腳的千鶴眼

淚再度奪眶而出。 

風兒吹，吹動這鮮紅血液四散在受傷的手掌上，像是一幅畫，用紅顏料

所繪出的生命。 

 

「不要緊的，千鶴。只是小傷。」 

 

「可是血……」 

 

「一會就會止住的，別哭了，好嗎？」 

 

微笑著，阿次安撫著眼淚直掉的千鶴，柔柔的、輕輕的安慰他，沒有事

的，只是不忍心見到他掉淚。 

風吹落最後一片櫻花葉，轉著轉著落下在千鶴的髮上，阿次拿起那葉，

用著鮮血塗抹在葉的背面，像是最神聖的烙印般貼上那笛刃的手柄。 

 

「次！」 

 

驚呼，卻看見阿次像沒事人般的將笛刃收回笛中，輕輕的交還給自己。 

 

「用這刀子好好的保護自己，是千鶴母親的心願吧！」 

 

微笑。黃昏的夕陽不知不覺的將兩人的影子拉的好長好長，直到天的那

一邊。 

 

「回家吧，明年春天，我帶你來賞櫻。」 

 

手拉著手，受傷的和完好的雙掌緊握，他們回家。 

 

――― 

 

框啷。 

杯碗瓢盆碎一地的聲響傳至，夾雜著客人尖叫奪門而出的紙門碰撞，一

聲一聲盡皆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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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著這一家子的萬也是笑臉迎人的度過每一個刻苦的日子，既使是現在

這種情況。 

 

「快把錢都拿出來！快啊！」 

 

「伯伯在說著什麼呀？姪女不懂。」 

 

一臉凶惡的男子威嚇著，因為酒精而撐紅血絲的眼眶睜大的可怕，他用

力的將萬的辮子向後一扯。 

 

「我說的是錢！錢！錢！錢！給老子裝傻啊？快拿出來！」 

 

強烈的疼痛逼迫著萬收起了笑容，這時候出現在門前的男人卻只是讓她

的處境更加艱難、更加危險。三個男人一字排開，堵住了櫻泉食堂那小

小的門，一絲空隙都不留下，像是不留餘地的逼債一樣沒有喘息的空間。 

那是春堂的吧？萬心中想著。 

最大最難惹的一間妓院堂子，或許，自己將會因為這個令人厭惡的親人

而成為那其中的一份子。 

 

「櫻泉，你說的就是這個嗎？」 

 

男人執起了萬的臉龐，倔強的扭頭卻沒法掙開那染滿酒味的大手，萬只

好瞪著他。 

輕挑的打量了一下，露出了淫邪的微笑。 

 

「勉勉強強，算了！我要在今晚看見這女孩。」 

 

「是是是，一定會的。」 

 

露出諂媚的模樣，櫻泉宏和搓搓手的目送著男人離開。 

 

 

「叫你去就去，說那麼多幹嘛！」 

 

清脆的一巴掌落在萬了臉頰上，泛起了一片殷紅。 

剛踏進家門的男孩們目睹了這一幕，阿次衝上前去扭住了那正要落在胞

姊身上的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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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做什麼！」 

 

「滾開！」 

 

一甩，阿次的額狠狠的撞在牆上，疼痛使他一下子站不起身。千鶴扶起

萬，盯著這陌生的人久久不放。 

男人依舊破口大罵，聲音響透整個房內，震的三人的耳膜隱隱作疼。 

 

「他要男孩子！過去啊！又沒姿色又沒才藝根本還不起錢！你們以為

是誰收容你們兩個沒父沒母的死小孩啊！連去做妓女也還不了多少

錢！還不去收拾收拾跟我走？」 

 

又是一巴掌落在萬臉上，男人怒紅了眼眶。 

 

「男孩才賣得多錢！去他的賤人！還不快走？」 

 

「我去。」 

 

一言出四方靜默，千鶴沉靜的對著男人說。 

欠櫻泉家的已太多，多到用這生命都還不起，就這樣吧！ 

 

「小千！」 

 

「千鶴！」 

 

一把拉著男人，千鶴不言不語的不再回望一眼，頭也不回的往屋外走

去，他怕那不爭氣的眼淚會流下。 

離櫻泉食堂越來越遠，夢，是該醒的時候了。 

從來沒有忘記母親對他說過的那句話，那句道盡他一生命運的話語。 

 

 

――你，是不幸。 

 

 

「你說什麼？」 

 

煙霧瀰漫，燻得人睜不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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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娘半老的鴇母斜斜看著這不滿十四歲的少年，明明年紀輕輕，身上的

氣勢卻十分強烈，有著一種不得不聽令於他的感覺。 

敲掉多餘的煙灰，她再度問了一句。 

 

「將櫻泉家所有的債務都算在我身上，不再為難他們。」 

 

氣勢凜冽得不像個小孩，千鶴看著眼前的女人，冷冷的說。 

 

「我不會讓你失望。」 

 

隔天的春堂貼出了張和紙，斗大的朱紅墨字很顯眼。 

――夜姬競價 

 

接下來的，這不平靜的一夜。 

來來往往的人穿梭在春堂中，不乏著斷袖之癖的登徒子們競價比較，千

鶴以「夜姬」的名稱拍賣了自己，他知道，絕對不會有低價碼出現。 

 

「五百！」 

 

「七百！」 

 

「兩千！」 

 

節節上升的價碼讓鴇母傻了眼，一個男孩能有這樣高的價錢還是頭一次

聽說，水漲船高的情勢只是讓她的收入更加豐厚，何樂而不為？不停的

催動買氣、增加籌碼才是她現下需要做的。 

 

「一萬！」 

 

在刷新紀錄的價碼喊出後，千鶴被送進了房中。 

默默，他慢慢的拿下假髮、扯下飾品。 

在櫻泉家的日子只是一場美夢，現在是夢醒的時候，他該向命運低頭，

像家中的每一個人一樣，屈服於那命運。 

 

母親說，他是不幸。 

出生的那一剎那，發生了最具規模的暴動，死了的人成千上萬，在同一

時間點，用著千千萬萬人的生命換出這一個男孩。 

出生，造就著死亡，這是多麼諷刺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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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將因他身亡，直到他為了某人而死，才會結束這個不幸。 

輕輕的笑了笑，今夜，千鶴自己將結束這個不幸。 

 

得標的男人進了房，一把壓倒後的事情隨著燭火熄滅而隱沒入了黑暗。 

 

 

千鶴掙扎起身，夜，已經很沉。 

發生在過去的事情一切都不重要，他即將消失，這些可以不計較。 

摸黑著走出房間，披著的和服外衣在木製地板上磨梭出沙沙的聲響，延

伸到了屋外。 

暗巷中的眼神直直的盯著他，醉眼迷濛色慾薰天，閃出的身影阻擋住了

千鶴的去路。 

 

「小子，玩玩吧！」 

 

櫻泉宏和垂涎著臉望向那寬大和服遮掩不起的後頸，酒精薰紅的眼閃爍

著光。 

大手壓制住千鶴的身軀，將要落下的是另一番凌虐。 

 

「你也是個不幸，萬姊姊和阿次的不幸。」 

 

喃喃自語過後，奔流出的鮮紅體液染滿了暗巷，千鶴不再回頭看一眼。 

來到了櫻樹下，那充滿回憶的地方有笑有約定有幸福，即將，有著結束。

輕撫過牢貼在刃柄上的櫻花葉，苦笑著。 

 

「次，很抱歉，我沒有辦法…陪你看櫻花了……」 

 

 

深夜驚醒，阿次嚇出了一身冷汗。 

千鶴離家已經過了第三天，為什麼會在這時夢見，夢見千鶴苦笑著對他

說抱歉？ 

他穿著一套和服，是深藍色夜空中的櫻花，千鶴笑的好淒、好美。 

 

翻身下床，阿次決定要去櫻花樹下坐坐，期待是否千鶴會路過。 

踢踢踏踏拖著草履鞋，慢慢的晃蕩到那熟悉的老地方，他們約定過的，

要來這裡賞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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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遠的，藉著月娘，阿次看見樹下倒了一個模

糊的人影，灑落枝葉間的月光剛剛好，照耀出

那人的笑容。 

是和夢裡一樣的，淒美。 

 

說不出口的抱歉，已在夢裡回應。 

 

這夜，靜靜下起了冷冷的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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